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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22日，香港定例局議員劉鑄伯於太平戲
院召開「研究婢制問題之大會」（下文簡稱「大
會」）；會上多數意見主張保留婢制，但須嚴防虐
婢。同年8月8日，「反對蓄婢會」召開第一次組立會
議；1922年3月26日，「反對蓄婢會」成立，開展了
此後長達十餘年的「保婢」與「廢婢」討論。「蓄婢」
制度牽涉問題繁多，本文僅討論雙方的其中一個爭
議，就是，針對當時香港環境─

「蓄婢，是否可視為恩澤貧苦家庭、救助女嬰女孩
的慈善制度？」

贊成的意見認為：若干中國貧苦家庭無法照顧家人
基本生活所需，旱澇天災，生活飢寒交迫，孩子的生
活不會好過。相反，如果讓女孩到大戶人家工作，一
方面可以賺取工錢，衣食亦可無憂。劉鑄伯在「大會」
的發言指出，婢女可以「免受飢寒，學識針黹，又識
字，又習染好行為」，如果生活在父母家庭，婢女很
難有這樣的學習機會。

此外，何澤生在「大會」的發言也認為：「貧苦之
人，如有兒女數口，撫養艱難，將一女賣與人為婢，
冀此多得豐衣足食，勝過在家抵餓。」當然，少數僱
主也許會苛待婢女，體罰甚至虐打的行為也有案例。
但這些問題的關鍵在於「虐」而不在於「婢制」。如
果發生「虐婢」案件，自然有華民政務司懲處，保良
局士紳也會處理相關事件。

根本問題是：當某種制度導致一些不好的情況，可
以先針對這些情況予以改善，不必馬上否定整個制度
的存在價值。同樣，「虐婢案例」也不可以視為「反
對蓄婢制度」的必然理由。這也是當時若干論者主張
嚴防「虐婢」，但不反對「婢制」的一個原因。

更嚴重的是：部分貧民家庭因為養不起女嬰，竟在
嬰兒出生時即溺殺自己的孩子。這些行為在明、清時
期已經出現，例如康熙朝《西安縣志》卷6〈風俗志〉
載浙江西安縣令陳彭年謂：「或厭子女太多，或恐遣
嫁有費，或慮衣食無資，或因求子念急，每每女方離
蓐，即行溺死。」《陳確集》別集卷11載陳確自述二
十四歲時「產一女，溺之，至今為恨。惟時貧困既
甚，顧室中無一有，獨擬一雞為產後之需，臨產而人
食我雞⋯⋯遂恨絕，謂吾父母生我，長大尚如此受
苦，是奚翅漚沫者，育之何為？」

「溺女」的行為在民初仍然間或有之。劉鑄伯的發
言就指出村郊地區「初生女孩，無人領受，將之溺
斃。」衛保赤在〈贊成蓄婢函〉中指出中國「溺女」
和「棄嬰」問題出現的原因之一，是中國不如「各國
各埠，俱設有育嬰堂」，當父母放棄或無力育養嬰
孩，情況堪虞。猶幸「我中國有買婢之習俗，是以貧
苦嬰孩有所依歸」。衛保赤是否認為必須保留「蓄婢
制度」呢？也不盡然。但他認為禁絕畜婢，「必待中
國多設收留貧苦嬰孩之所，然後方可舉行。」否則是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徒有人道主義之虛名，實則
將我中國貧苦嬰孩，斷送生命於無形耳。」周壽臣在

「保留婢制三次敘會」的發言也指出：「禁絕婢女，
非近日時代所應為⋯⋯或者俟之異日，中國內地果有
工藝廠織造廠，能盡藏貧民之兒女婢女，不禁而自絕
也。」這些意見，都反映了當時部分華人對廢除婢制
的顧慮。

面對這些問題，「反對蓄婢會」如何回應呢？
首先，「反對蓄婢會」質疑「婢制」是否能夠減少

「溺女」悲劇的出現，有沒有相關的調查和統計說明兩
者的關係呢？「豈溺女盛時，人皆不買女為婢乎，抑
今時人少溺女，皆因養之以備將來之鬻乎？」（〈反對
蓄婢會宣言書〉下文稱〈宣言書〉）事實上，「溺女」
風俗也不限於村里貧苦，嘉靖朝《瑞安縣志》卷1〈興
地志．風俗〉就指出「嫁娶則尚侈，故城市之中養女
者反多淹死。」道光朝《福建通志》卷55〈風俗〉，

〈鄭光策與福清今夏彝重書〉謂：「豐於嫁女，凡大
戶以養女為憚⋯⋯比戶而計，實無一戶之不溺。」後
者的說法大概有點誇張；儘管如此，從這些論述也可
見「溺女」問題牽涉更複雜的文化現象。

另外更重要的是：究竟婢制是否真的有助遏止溺女
之風呢？「反對蓄婢會」提出了一個質疑，「女之溺
者，多在生後一二日」，相反，「婢之買者多在長成
五六歲。」（〈宣言書〉）這就引申出一個奇怪的問
題：如果打算「溺女」的貧苦家庭經濟已經非常拮
据，他們是否還能夠因㠥五、六年後「賣女為婢」的
收入和盼望，就不殺死自己的女兒呢？在這五、六年
間女兒的生活費從何而來？「賣女為婢」的想法顯然
無法解決生活的燃眉之急。好了，到了女兒五、六
歲，當然赤貧家庭也可能因為某些原因打算賣女，但
這已和「溺女」風俗主要針對女嬰的問題就無關了。

此外，也有意見質疑婢制具有「慈善」性質的說
法。「反對蓄婢會」第一次組立會議的副主席楊少泉
在「研究婢制問題之大會」的發言說：「世界之賣買

婢女者，其立意果真欲救此無衣無食之弱女哉，彼實
為自己便宜計耳。」〈宣言書〉進一步演繹這個觀
念，說：「蓋救濟者，必於己能竭其犧牲，於人能保
其人格者也，今乃出己之財，而換人之女，犧牲何
在？以己之女，而易人之財，人格何在？」

回到最後的問題：倘若禁絕婢制，當時數萬婢女，
頓失生計，如何是好呢？為此，1929年，「反對蓄婢
會」也作出了妥協，建議訂立十年緩衝期。就當下來
說，即時禁絕新的婢女。舊有婢女而未足十八歲者准
予註冊，到了十八歲准其自由。假設當時最年輕的婢
女八歲，「不上十年，婢制盡地清除矣。」（1929年

〈反對蓄婢會會員大會記〉）而政府也不需要設立諸如
婢女收容所的機構。

結果是，1929年，港英政府實施婢女註冊制度。
1935年「反對蓄婢會」上書要求立例管制養女。1938
年，港英頒布養女註冊令，填補禁婢令的漏洞。「反
對蓄婢會」終於完成了它的使命。於是，關於蓄婢問
題的討論又沉寂下來。

且慢！即使雙方論點看得人頭昏腦脹，是否仍然遺
留了甚麼─我想問：「她們」，身為當事人，她們又
有何想法？我翻開整部1933年出版的《反對蓄婢史
略》，居然找不到一篇或一節婢女的發言或訪談。

故云：不讀書，無以言。
或曰：救救孩子。
9月25日，香港電台節目《窗外有藍天》第八集外

購節目〈CARE關懷亞洲〉，其中一節涉及孟加拉童工
問題。也許，看過了紀錄片中的童工故事，看㠥他們
的眼神─我們就能夠明白，許多年前，當我們的婆婆
還年輕的時代，香港婢女的心情。觀看節目可瀏覽香
港電台網頁─節目重溫─窗外有藍天。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馮志弘

「為慈善，養妹仔？」

（一）
小王子覺得星球上唯一的玫瑰苛索愛讓他覺得疲

憊，於是飛越太空來到地球尋索歸屬的地方；我們
卻因為活得煩厭渴望逃離，哪怕只是到另一座城市
尋求短暫的解脫也好，不過希望擁有喘息的空間。
飛行曾經無比奢侈，只有少數人有資格攀上高空；
雖然現在飛行變得平常，可是對每天上班加班為成
全生活的人來說，還是不輕易。飛行成了幸福的借
代，飛行的次數愈多愈快樂，愈令人稱羨。我們拿
不出勇氣獨自飛行，尋找旅伴卻不得要領，只能望
洋興嘆空羨慕。我們盼望能夠飛行，只是為了不遺
忘。

飛得再遠還是要停下來，可是飛行還是快活的，
美好的。要不是聖修伯里的飛機在撒哈拉沙漠遇
事，就不會遇上小王子，那麼我們就沒有飛行的理
由。小王子離開小行星，在遼闊渺漠的世界飛行，
偶爾降落我們身旁又離去；雖然在玫瑰園裡，小王
子發現玫瑰俯拾皆是而痛哭，卻清楚明白親手栽
種、憂戚與共的只有一株；我們離開，是為了追趕
那些不必依仗飛行也能輕鬆自在的日子，是為了說
服自己日復日的生活是有意義的。直到我們能夠輕
易在地球上飛行，卻忘記了想飛的愉悅。我們想要
的是飛行，還是等待飛行，你說，如果小王子沒有
飛越太空遇見那些人與事，我們還能夠記起我們都
是獨一無二的，孤獨行星上的小王子嗎？

（二）
香港回歸前後幾年間，一些人就這樣離開。那時

候我唸中二，班上有位女同學舉家要移民到美國，
我不清楚她將要住哪裡，也不清楚香港與美國距離
多遠。我們在機場離境大堂先是靜靜站㠥，然後相
擁流淚，既無奈又感慨地目送她走進離塊那塊巨型
板幕。我們以為那只是短暫的別離。最初的三兩
年，她有寫信過來，也有發電郵過來，在網路上聊
天之類，暑假時會回來香港跟我們消磨時間，跟我
們說在美國受的嘲諷與謾罵，說住在沙漠邊緣城市
的荒無與孤寂，我們說：不如回來吧。她沒有答

話，就這樣又離開了。再過幾年，她沒有寫信回
來，我們也沒有寫信過去，只是偶爾在社交網站看
到她的消息。有過得坎坷的，母親因病離去父親一
蹶不振，也有過得快樂的日子，跟大學同學同甘共
苦穿州過省旅遊，畢業後當上平面設計師，但這些
都是她們當初沒有料想過的。我們選擇離開到另一
個地方過活，需要多少勇氣多少鼓勵，才能重新建
立擁有過卻又失去的一切？我不清楚飛行是不是使
我們過得比較堅強，還是變得脆弱，也不清楚能夠
飛行是不是比較快樂；我只能肯定，飛行將我們送
到遙遠的他方，又將遙遠的送來我們面前，而我們
卻欲語還休。我們在離境大堂的那個瞬間，又怎麼
能夠知道，這十五小時的差距，究竟有多遠。

（三）
他說：要飛有多難，訂好機票，今天晚上就能飛

了。真的，現在飛行變得好輕易，也愈發不珍貴
了。以前要出國，他們說的是越洋，熬幾十天郵輪
才能到達另一塊大陸，還不容易買船票趕船期，不
像我們凌晨飛往台灣，後天下午就滿載而歸那樣兒
戲。飛行本來就是一場無比驚險的冒險，我們必須
信靠那雙鐵翼不會因氣流衝擊折斷，信靠機師駕駛
的技術；早二三十年的時候，飛行還說不上享受
呢！媽媽說：在越南乘內陸航班的時候，又擠又熱
又顛簸，幾乎嚇死了。我們冒㠥遺失行李、肢體、
性命的危險，拚死都要飛行；為的難道只是炫耀自
己有多富貴、見識有多闊？這些冒險，在自身看來
是為了不局限於淺狹的地方，在人類整體看來卻是
為了攜帶文化品性。我們都是地區生活的載體，來
往不同地區，雖然不必然掌握當地語言，但能夠投
報微笑，欣賞不同，就能開通曾經受到諸多限制的
世界，我們也不再是從前的我們。只有飛行，我們
才能夠如此迅速地發現世界，明白活在不同地區的
人卻擁有一樣對自由與幸福的盼望。我說：那麼就
飛吧。反正他總有一天會記起，飛行從不輕易。就
在他看見鳥在天上飛的時候，他便會記起，要是地
球沒有鳥，我們也許不曾知道，怎樣才能在天上飛
行，也不曾明白，人類為甚麼渴望飛行。

歷 史 與 空 間

■文：思　抑 ■文：伍淑賢

我們這些山上來的人（十七）

飛 行

很難想像有種族會如香港人這般精神分裂。
玩Line事件去到上頭條，或者大家覺得，不過一個

iPhone App罷了，有必要鬧到這樣大嗎？我認為要，這可
關乎於香港人的真正核心價值。上周中我才見到自己的
Facebook被Line的QRCode洗版─不止，還有Instagram、
twitter、微博⋯⋯任何社交的地方，就欠沒有人列印出來
貼在公廁。為免你不知道到底Line是何事，我在此略述一
下。這個由韓國總公司Naver的日本分支開發的App，其實
是跟Whatsapp相類的通訊軟件，可以跨網跨台地透過互聯
網通文字訊息，是不像SMS般要被收費。Whatsapp一時風
行，Line上架後卻下載人數寥寥。直至十月初，他們新增
了通話功能，即是跨電訊商的通話都不另收費後，下載人
數就火速爆升。

而Line還有兩個特別、亦是今次惹來爭議的功能。一是
QRCode，尋常來說別人要有你的電話號碼才可以添加入
Whatsapp行列，但Line就可以把你的戶口變成QRCode，
其他人只要對準一按，就可以加為朋友（當然也要你的認
可）。所以大家把自己的QRCode貼上社交網站，等同叫其
他人─包括陌生人─來加為好友。另一功能叫ShakeIt，
就是搖一搖手機，如果附近有同時搖機的人，你們就可以
互加為朋友。就因為這樣，一夜間，我的朋友數由10個而
基因突變成100個，日日倍升。

又一夜間，人人由大喊Whatsapp RIP變成呼叫刪除
Line，一道傳言說會偷你的電話資料，一道傳言說發不出
的訊息會變成收費SMS、一道傳言說玩Line很容易被騙財
騙色，還附夾報紙及電視台報道來佐證（後者實無此
事）。於是我又見到自己的Facebook被刪Line呼籲洗版─
不止，還有Instagram、twitter、微博⋯⋯任何社交的地
方，就欠沒有人在報紙登頭版廣告。但當有大量的實驗報
告出來後，未刪者就開始群起恥笑刪Line者，被恥笑的又
打出「為朋友好」「刪個App很低成本」來擋駕，甚至提
出「誰無做過傻事就擲石吧！」的耶穌名言。

可我說，這不是傻不傻過的問題，而是，這是一個警
號，而這群人還在自欺。無知從來不是問題，就如上次的
盲搶鹽事件，日本核輻射擴散，師奶阿叔走去搶鹽，可能
她們知識不足，又沒工具查核，就算Google了也未必知真
偽，靠的就是大眾傳播媒界的以正視聽。而當他們沒有把
握時，為保命仔，就算盲買也不足為奇。

可今次盲瘋的可是你們這群日夜膜拜蘋果店的潮人啊，
自己先不去做測試，打通電話上個網都可以找到真實情況
吧？不，仍然是有理無理的口耳相傳奔走相告，你以為這
可以美化為關心嗎？美化為不想令朋友受打擾的舉動嗎？
這只是轉發症候群！你講上次盲搶鹽的人又囤積又傷身體
才是黐線，而你只是很低成本地刪個App嘛！但這種不求
甚解兼且「先（轉）發制人」以免落後的的想法，已經毒
害很多人與事。

就舉外傭居港案為例，到底有幾多人真的理解這是怎麼
一件案？是不是一打完了就外傭全數可以定居香港？政府
完全沒有門檻攔截？還是一聽到外傭來爭飯碗的說法就口
耳相傳奔走相告？這本質跟盲搶鹽跟盲刪Line還不是一
樣？我們的核心價值，就是搶先下載㠥數，搶先刪除避
禍，而全部都是反射神經作祟，不經大腦的嗎？

■陳科科
熱 點 詞 評

玩Line

卡士回去西德之後，足足一年多沒再來香港。老闆
有點害怕，怕坐天星小輪那天弄得他不高興，不過我
想卡士不是小器的人。那年聖誕，我奉老闆命，給所
有客戶寄聖誕卡，每張都手寫一句商務信函書上抄來
的時令賀語，然後交老闆親筆簽名。老闆對這些事很
認真，單是簽名就花了兩個小時，每張卡的名字也細
細核對一遍，怕我們弄錯。有哪張卡的字體不夠端
正，馬上撕掉，叫我重寫一次。他其實有點像杜修
女，對拿出來見人的東西，很是堅持，只是不大罵
人。

有些相熟的客戶，特別是我見過的，我會加幾行小
字，問候近來可好。這時我已學會了P.S.後記的用法，
便時常加P.S.意思意思。給卡士的一封，我就P.S.了幾
行，大概是幾時再經香港去廣交會呢，很想再聽你說
的趣事。最後加了一句：我剛拿了成人身份證，如果
要申請回鄉證回港證，可以很快。

那天，我和一個小男工，把幾百張封好的聖誕卡塞
進帆布袋，每人挽一邊，拿到郵局去寄。郵局的人倒
轉帆布袋，東西嘩啦倒進郵局的大袋時，我突然緊張
起來，寫給卡士的話已經收不回來了。

因為大家都一起十八歲，所以跟舊同學又聚了一
次，慶祝生日。她們都升中五了，正準備會考。有幾
個已經有男朋友，還帶了來，都是旁邊男校的，看來
單靠一張鐵絲網，真隔不住。話題又是從老師和修女
開始。

這時我才知道，這年多來發生兩件大事，一是拿了
好多獎，二是發生了學潮。拿獎我估計到，報紙也好
像見過。除了在校際音樂節朗誦節擊敗幾家老牌名校
外，還有童軍大賽，校際常識問答比賽，和女子體
操，都捧了不少獎盃回來。我說，真想不到，證明杜
修女是對的。連我這個女工，人家問起我以前在哪裡
讀書，說出來也沾點光采。學潮卻沒聽過。據大品小
品兩堂姊妹說，這事原來牽涉中四中五兩級的人。

學潮最奇怪的，是由一個新來的老師發起。小品
說，這老師，開學教了三個月，大概是接受不了學生
常給叫去練這練那，開始找一些高年級同學出來談
心。有些同學見有人關心，久旱逢甘露，便把杜修女
罵人的說話給那老師盡說一次，出口氣。

那個老師跟㠥就去找修女理論？我問。
你以為看電影嗎？哪有這樣美的事，小品說。那個

老師，靜靜把同學說的材料記下來，印成單張，有天
下課的時候，站在學校大門派。有幾個學生和路人接

了，馬上丟掉，多數同學都繞路走，避了她。
那個老師，不久就消失了，聽說去了一家官校。大

品補充說，這件事快起快滅，說不上是學潮；不要說
「潮」，連丁點白泡都攪不起。唯一的「潮」，就是後來
的問話潮，兩級有三分一人都給杜修女傳去問話。

如何問法，像間諜片那樣，用大光燈照住？
在場的沒人知道，因為我這班朋友太聰明了，她們

絕不會跟一個只認識幾個月的老師，說任何人的不
是，所以她們全部安全，天天照常上課。那些以為有
人來彰顯正義的，給問得最厲害。

校長怎樣呢？我問。爸爸前一陣子不在了，我本來
是想告訴校長修女的，不過遲遲未做。爸爸走得很突
然。他在朋友處住，有天感冒㠥了涼，跟㠥在街上買
菜時再冷一冷，回去就氣管收縮得厲害，朋友送到醫
院時已經昏迷，我們趕到去，到尾都沒醒過。當然，
今天是開心的生日會，我不會說這些，只是又想起爸
爸說過，會記住我給他弄的豬油撈飯。媽媽最看得
開，在醫院站㠥哭過一回，之後便一點事沒有，給我
們發號施令，該幹甚麼便幹甚麼。她真自由了。

無論如何，還是得告訴修女校長一聲。雖然天堂地
獄不知有沒有，不過有修女幫忙祈禱，爸爸一定不會
反對。明天給她打個電話，交代幾句就可以了，沒甚
麼可怕的。

別老說合唱團了，我說，講些別的，有趣的吧。
有趣的很少，意外就很多，大品說。今年開課沒

幾天，中二有個同學，在家裡抹風扇，觸電死了。
然後，上一個月，中四有一班，正在上國文課，老
師教《出師表》，請個同學起來，問，親賢臣，遠
小人，是甚麼意思。

那同學站㠥，不作聲。
老師耐心等了一回，又給提示。
那同學說，我欠很多功課，他們要來告我，我要

坐牢。
老師叫她坐下，繼續講課。隔了幾天，這同學突

然從家裡跑到樓下的球場，在球場邊跑邊脫衣服。
後來女警用報紙蓋住她，送去精神病院。

短 載
藝 天 地文

浮 城 誌

─「保婢」與「廢婢」討論的一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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